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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

　　在她面前我就是個小孩兒，被她誇了，身體裏的蜜罐瞬間被從天而降的蜜漿倒滿，溢了出來，金
黃的黏稠的蜜在瓶口緩慢地往下滴。

　　腦海裏一遍又一遍重播她誇我的時候，她的盈盈一笑——嘴角失去控制嚮兩邊咧開，嘴裏不時
發出「嘿嘿，嘿嘿……」的笑聲。

　　之前也被別人誇獎過：父母、老師、同學……可是沒有一次，能和她誇我時相提併論。那種感覺
，真的，難以言語，仿彿身體每個毛孔都舒張開來，感受著清爽的微風，又或者是全身陷入輕綿柔軟
的雲朵，感受著失重感，沒有比這更美妙的事了。

　　盡管有時候我認為自己做的其實沒有很好，覺得自己的錶現配不上她的贊賞，不能再想她的贊美
之詞了！我不配！我不配！不要再想了！

　　可是我的身體卻不自覺地，弓著背，小心翼翼地像個小偷似的從她誇我的話語中竊取一絲甜蜜，
一次只偷一點點，怕偷的太多就真的認為自己做的很不錯，自負了。雖然她根本就沒防著我，她甚至
大開門戶，就差掛個橫幅歡迎我了。

　　她的贊賞猶如罌粟，讓人髓不知味，慢慢滲進妳的大腦，刺激著下丘腦，催促著它生產更多的多
巴胺。妳為之瘋狂、著迷——不斷祈求她的賞賜。

　　我不斷努力表現，只求得到她的嫣然一笑，還有那句裹滿糖漿的話——妳真系好叻。

　　我還是第一次有這種感情，問了我朋友，她揶揄道：“妳這是喜歡上她了吧！”我對她這個答案
有點不解，她看著我迷惑的雙眼，好心地講解道：“愛情呢，就是妳在她面前像個小孩兒，幼稚地想
得到她的關註，得到她的贊賞。妳這明顯符合了啊！”我冷靜地跟她分析：“不，這不是愛情，我可
以肯定，如果是愛情我對她應該會有欲望。”

　　“哦？不是愛情，那妳對她是什麽感情？”朋友打趣著說。

　　“可能是……是，我也不是很清楚。”雙眼低垂，牙齒輕咬下唇，腦子裏翻箱倒櫃也找不出一個
合適的形容詞來形容我對她的感情。

　　朋友看我苦惱的樣子，輕輕說了句：“算了吧，妳就是栽倒在她身上了。”

　　“不。”只聽見我肯定的回答道，“人的感情界限是模糊不清的，為什麽非得找個確切的形容詞
來概括這份感情呢？我不想將這份感情簡易化。”

　　“可是人的感情不就是分親情，愛情，友情嗎？”，朋友有點奇怪我的發言。

　　“不是的，之前我也這樣認為，可是遇到她後我才發覺，人的感情不可能這樣清清楚楚的劃分，
就像數學的什麽整數、非整數、虛數，有個標准的量度標則，劃清界限，絕不容一絲的過界。感情，
像是藝術生手上的調色盤，各種顏色混在了一起，很難把它們按顏色歸類分好；像是一位歴史學者研
究歴史，誓要揭露歴史真相，但歴史的真相往往是模糊的、不確切的。”



　　“可是妳現在對她模糊的感情不是感到睏擾嗎？就不想清楚知道自己對她是哪種感情？”

　　“人生不就是場感受遊戲嘛，盡情享受這份感情帶給我的歡悅唄。”我如釋重負般輕笑。

　　為什麽要執著於把這份感情打上標簽？好好享受這份彌足珍貴的感情帶給妳的各種各樣的感情吧
！

　　

　　



等待

　　「嗯。」「很好啊。」幾次點進對話框，滿屏都是我發的信息，往上滑，只有這兩條是她昨天發
的。她已經一整天沒有回我消息了。

　　只有短短四個字，收到消息時卻能令我雀躍不已，本來也沒想過她會回復我，真是意料之喜。

　　手指顫抖著快速在鍵盤上打出我早已想好的話題，發送。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時間被無
限拉長。

　　又是這樣，明明她才回復了我的消息，怎麽下一秒就不在了呢？她應該去忙了吧，又是用這個爛
透了的理由安慰自己。

　　「嗡嗡——」手機震動了下，是她嗎！不，應該不是，我不想自己的期望落空，只好把期望值
降低，不至於過於失落，畢竟從高空墜落的感覺不好受，真的，妳相信我，我已經試過好幾次了，所
以我學乖了。

　　「呵。」我毫無感情地扯動嘴角，是中國移動公司提示：「流動數據即將用完，如需額外購買流
動數據，請致電……」幾行黑字猶如一盤冷水，當頭淋下，渾身濕透，寒冷徹骨，使我清晰地知道剛
剛心臟躁動著等待回覆的我，是多麽愚蠢可悲。就算我強迫自己不抱期待，內心還是傳來一陣刺痛。
多麽希望我的感情不受她影響，如此，我便不用承受這種期望落空所帶來的悲傷。

　　一天快過完了，還沒回我，就這麽忙嗎？可是都放假了，之前還沒放假時尚能用這個理由聊以自
慰，可現在已經不湊效了。還是沒有看手機？想到這，我曬笑了起來，現代人起床第一時間就是看手
機，手機成了人最重要的器官，沒有了它，人就活不了，所以，她怎麽可能沒有看手機。

　　那她是不是看到我的消息，懶得回我？這樣想著，我莫名感到一陣窒息，被一只強壯有力的手，
用狠勁兒捏著心臟，心臟在手指隙間鼓脹著。我明顯感受到血液流動變得緩慢，艱難地把氧氣運到大
腦，此時我自虐般想著：她今天可能跟老公女兒出去了，玩得很開心吧，哪裏還有空回我呢？現在晚
上了，可能現在他們正在享受魚水之歡——這些想法像是一把又一把鋒利的刀子，插進我的心窩，
刀插進時的錐心之痛，只能咬牙忍住，竭力不讓自己錶現的那麽懦弱，血液沿著刀鋒滲出，心臟每泵
跳一下，血就湧出來，我的體溫一點一點的下降。

　　現在的我無比的可憎、齷齪、猥瑣，兀自偷偷在角落裏喜歡著她，腦海裏幻想著她與她的丈夫會
做著什麽樣的親密舉動，她會含親脈脈地註視著她的丈夫，這個眼神是我一輩子都不能擁有的；她會
嬌嗔地瞪了丈夫一眼，只因他的戲言，這種我從未見過的反應；她會寵溺地看著女兒，抱在懷裏，我
也想被她抱著。

　　她都結婚了，還有個小孩兒，我為什麽還要喜歡她呢？我都不可能跟她在一起，曾經我的損友支
了個損招：“結婚了又如何，妳可以做她的情人啊！”聽罷，我立刻把他罵了一頓。

　　“我雖然喜歡她，但我還是有尊嚴的，這樣做是對她的不尊重，更是對婚姻制度的不尊重！”，
我正色道。

　　這份註定沒有結果的喜歡，妳為什麽要堅持呢？對此，我只想說：“我沒有堅持，我也想將這份
感情扼殺了，可是我的心不聽我的話，每次看見她，心臟就兀自亂跳，失了規律，吸入的空氣都變得



稀薄。”

　　我的心已經不由我所控制了，現在是她——操控著我的心臟，跳得是快，是慢，她說了算。


